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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副刊
与我们一起发现人生传奇

演艺

张光直先生指出的萨满式文明理
论，加之中西方书籍对萨满的描述，对我
们理解“双星”展品——尤其是本文开头
提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起
到了旁白作用，既交代背景，又串联起研
究线索。

萨满式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中把世
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有关,天属神，
地属民。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
重要任务就是在世界不同层次之间进行
沟通,沟通的人便是觋和巫（萨满）。

此次展出的科研性复原成果3D打印
件共有三件：“青铜神坛”“鸟足神像”和

“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而“青铜大立人”
和“一号青铜神树”均标注为复制品。文
物3D打印和复制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学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推断，在缺乏直
接文献记载时的跨学科科研重构；后者
是文物替身，是学者进行修复和铸造技
术的模拟实验成果。

3D打印件中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
能串联起展览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展品
通高约159厘米，由八号、三号和二号祭
祀坑出土青铜神兽、青铜骑姿顶尊人像、
青铜大口尊拼合而成。从正面看，兽首
上另有一立姿人像：头戴冠冕，双手呈持
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脚蹬云头靴。在
他后面是骑姿顶尊人像：粗眉大眼，双手
呈合握姿态，身着饰云雷纹长袖对襟短
衣、饰眼形纹裤装。立姿人像可能是驾
驭神兽的“使者”，顶尊人像则是巫。

萨满骑坐的神兽似马亦似犬，有学
者认为它腰间的变形云纹其实是一种变
形的翅膀。神兽是萨满的坐骑，带领他
去完成一段坎贝尔眼中英雄的旅程。我
们对这样的想象并不陌生，比如说《西游
记》中的白龙马——它本是西海龙王三
太子，天生具备腾云驾雾、御风飞行的能
力。文物中人像跪坐的姿态揭示了古蜀
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跪坐姿态由先秦时
期上衣下裳、无裆裤的服饰形制所决定，
也是商周时期人神之间标准的礼敬方
式。双星中的跪坐与立姿，将抽象的神
权和王权，转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身体
姿态。

萨满头顶的是与实物等大的青铜大
口尊，其肩部有垂龙、垂兽立体附饰。据
记载，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尊，出土于
郑州的二里岗文化。有学者认为，郑州
商城铜尊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比对
应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
段。展览展出了古蜀青铜器与其他地区
的文化联系。关于青铜尊，展方写道：

“青铜尊、青铜罍（léi）的造型、铸造工艺
和装饰技法等，均源自中原和长江流域
中下游地区。”青铜容器是早期中国礼制
的核心。

3D打印件是依靠科技打造而成的，
当展方以出土文物为佐证，便让这些当
代造物有了溯源依据和可信度。展览中
2021年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神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神兽胸口饰
神树纹，额顶中央有一个小犄角，犄角正
面有一个双膝跪地、双手呈持握姿态的
浮雕人像，犄角顶端有一小型立人像，整
体身姿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

大立人相似，身形修长，头戴双尖冠，双
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该器物与
三号祭祀坑出土顶尊跪坐人像可拼合为
一件器物。”这一小段对出土文物的描
述，指向了几条重要的信息：

神兽胸口的神树纹与展品“一号青
铜神树”的形式相似。如果说“一号青铜
神树”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代表万物有
灵的信仰，那么神兽想必也承载着相同
的寓意。

“一号青铜神树”是最为人熟知的明
星展品。树分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有
花朵，花朵上有面朝外侧的立鸟。树的
下端是绳索状龙身，龙缘树而下，前足落
于底圈之上。“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
神灵缘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在这句
话中，神树的结构同样指向文章开头提
到的萨满式的文明。

看着这棵神树，我想到坎贝尔在《指
引生命的神话》一书中所写的“动物是人
类的老师”这句话。在旧石器时代漫长
的数千年里，飞禽野兽是常伴人类左右
的近邻。动物用自身的生活方式，向人
类展示自然的力量和自然形态的形成规
律。如果你从最朴素的视角去解读这棵
树，所感知到的精神世界或许会更贴合
彼时人们的认知状态。人类渴望像鸟一
般敏锐、强健和机灵，既能栖身于陆地，
又能自由翱翔至神灵居住的天界和太阳
出没的苍穹，这份向往至今未变。

神兽头顶的小型立人像与三星堆二
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造型相似，
身份同样高贵，因其袍子下端的纹饰是
与“璋”有关的扉牙纹，纹饰揭示了人物
的身份。“璋”是礼器，玉璋在当时的祭祀
活动中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

与明星展品“青铜大立人”相似的青
铜立人，在金沙遗址中也能看到。虽然
体型悬殊，但金沙立人是与三星堆立人
同属一脉、先后相续的重要物证。有学
者认为金沙立人头上的冠饰实为代表日
冕的“太阳帽”，表现的是在日食过程中
祭祀太阳神的一种形象。此外，出土环
境明确指向祭祀用途的“太阳神鸟金饰”
也将于6月中旬进行展出。

除了青铜神兽，与3D打印件“青铜骑
兽顶尊人像”相关的展出文物还有：1986
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盛有大量海
贝和玉器的青铜尊、2021年三星堆三号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无立人），以及
1986 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

“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等。特别是
这件“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体积
不大，观者寥寥，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展介上写道：“由喇叭形座和跪坐顶
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底座环周为镂空花
纹, 座顶以补铸法铸成头上顶尊的跪坐
人像。人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腰间系
带，腹前纽套中插觿（xī）。一般认为，
此或系表现巫师跪于山巅顶尊献祭的情
形。”觿，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的重要
法器。巫师用它象征性地“解除”人与神
之间的沟通障碍。因为人像双乳突出，
因此有学者推测其为一位女巫。这一发
现的意义在于，展方将女性在山川祭祀
中是否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抛给了观众。

人类永恒追求“看见”不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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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目面具到3D打印——

人类对“观看”的追求从未改变

说到人们对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处古
蜀文明，“异样感”总归是绕不过去。尤其
是三星堆出土的戴冠纵目面具，如此规模
如此形制的远古面具，大概率只有在三星
堆才能看到。用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

“夯”到爆。
什么是纵目？纵目就是放开视野，成

语“纵目四顾”就是最好的佐证。此面具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向前伸出约10厘米
圆柱状的眼球、鸟翼形向两侧展开的耳
朵，以及额正中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
饰，中间是刀片形羽翼。其基本特征与三
星堆其他铜器的人首鸟形人像相近，表明
他是神而非人。

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
出土有三件铜纵目兽面具，一大两小。此
次展出的是两小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戴冠纵目面具
可能被固定在神坛、木柱或其他祭祀装置
上，与古蜀人的祭拜活动密切相关。学者
结合蜀字的古代写法研究发现，其中有着
巨大眼目的立人和勾卷身尾的龙造型，与
面具侧视图形高度相似。学者们同时认

为，面具的眼目代表日冕。据此不难想
象，“蜀”与太阳在面具上合二为一了。

如果这一形象确为神祇，那么面具想
传递出的可能就是蜀人的祖先“蚕丛”和
太阳神合二为一的寓意。古人虽然不懂
光合作用的科学原理，但深知万物生长靠
太阳，太阳是生命的源泉。

如果仅仅是为了突出表现眼睛，古蜀
青铜面具和头像上的眼部造型已经足够让
人过目难忘了。但眼睛没有思考能力，只
能接受视觉信息，而我们的大脑虽可以主
动思考但又无法同时处理视野里的一切图
像，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和记住那些被意识
捕捉到的事物，这让普通人的“观看”受到
局限。而面具向前伸出10厘米的眼球是
不是在提醒我们，它可以主动捕捉视野中
的一切？“看见”不再受到意识的局限。

展览中还有多件菱形中有凸起眼球
造型的“青铜眼形器”和空心且底部有孔
的青铜眼泡。金沙遗址出土的眼泡与戴
冠纵目面具的柱状眼珠极为相似，更重要
的是展介中这样一句表述：“部分眼泡内
出土海贝和玉珠。”这一发现大概可印证，

古蜀人有“眼睛神性”的信仰。
这件戴冠纵目面具颇具未来感：眼睛

和耳朵所代表的超自然感知能力，仿佛上
古神灵已然能置身于VR设备般的沉浸式
场景，并互动其中。早在数千年前，双星
文明早已将眼睛看成了拥有独立意志的

“视觉主体”，超脱于虚实之外。相信有一
天，我们的艺术理论能让现代人坚信，肉
眼未能窥见的世界，同样有声有色、生动
鲜活。行文至此，关于观览者如何欣赏双
星展，我想其中的关键莫过于像学者那样
去勇敢“脑补”，展览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
多的线索。

本文开篇提到的张光直《中国古代史
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核心主旨是
探究中国上古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文章
在结论中写道：“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
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
法则。”由此提出中国上古史的意义，在于

“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作出加强或甚至
改进”。未来从不是凭空而来，我们的上
古史为世界探寻人类发展脉络，留下了宝
贵的实证和自信。

祭祀、礼制与双星文明

巫、萨满与面具

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星耀世——

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再次将人们的视线

引向这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场域。以三星堆—金沙遗

址为主题的展览，并非首次举办，但本次展览策展人提

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让人眼前一亮，它

们让考古发现中支离破碎的残片重新在太阳下闪闪发

光。被掩埋的古蜀文明，如今正通过科技和当代人的

认知而被重新建构和推断，缝合了我们与上古文明之

间的裂痕。

这次展览还专门为视障人士设置了可触摸的展

品、展牌和展区，这何尝不是又一种“看

见”？将3D打印技术运用在

展览中，也预示着还原文物

变得更容易。目前世界范围

内盛行的博物馆开源扫描项

目，为人们理解历史文化带来更深的认知

维度，有助于我们厘清散落的碎片和文化

脉络之间的关联。

◎姜莉芯

展
览
：
双
星
耀
世—

—

三
星
堆—

—

金
沙
遗
址
古
蜀
文
明
展

展
期
：
展
至2026

年8

月18

日

地
点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面积约
12平方公里。展览的时间点始于1927年
当地农民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
中间经过多次重要的考古活动，一直延续
至2020年至2022年间的发掘。但至今占
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金沙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与三星堆相
距40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自1995
年开展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发掘面积大约
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

这两组数据足以说明，对应中原商代
至西周时期的古蜀双星，仍有着巨大的考
古潜力。如果有一天，3D打印件能以极高
程度还原，这将意味着什么？无论结果是
无限接近真相还是存在偏差，都是从符号
解读到方法论的突破，有时方法论可能比
发掘出的文物本身更为重要。

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学研究中，
萨满和神话两个词占据了全球史叙述的
核心位置。萨满，大致等于我们常说的
巫。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一书中
认为，祭神的巫祝承担了神话的传布口
诵之责。巫为“以舞降神者”，祝为“祭主
赞词者”。

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讲
《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中认
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
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
征。”《国语·楚语》中记载，楚昭王曾问观
射父关于《周书》中“重、黎实使天地不通”
一事，观射父在回答中提到“在男曰觋
（xí），在女曰巫”，
觋和巫就是萨满。

需 要 指 出 的
是，这里的“巫”并
不是现代人通常理
解的装神弄鬼。觋
和巫具有超出常人
的道德标准和能
力，“其智能上下比
义，其圣能光远宜
朗，其明能光照之，
其聪能听彻之”，大
意是他们的智慧、
圣明、目光、听觉都
远超常人。这些特

点对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看到的萨满面部
特征有帮助。

到了近现代，西方神话大师约瑟夫·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提出，全世界
的神话和宗教故事都共享一个底层叙事
结构，即“启程—启蒙—归来”的三幕循
环。仔细想想，坎贝尔的关于“全世界”的
设定恰好验证了“重”掌管天、“黎”负责地
这种天地分治的认知同样是具有全球普
遍性的。在他眼里，萨满是英雄旅程中的
典范之一：他们经历了这三幕，最后成为
部落的守护者。

在罗伯特·莱顿著《艺术人类学》一
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可能对我们理解
此次展出的“纵目面具”有帮助。他写
道：“萨满能在超自然世界看到因纽特宗
教的各种神灵……萨满制作面具，将这
些神灵绘在上面……将个人的幻象，转
化成了群体共享的东西。”但是，这种转
化往往需要他人的协助，“萨满有时会亲
自操刀雕刻面具，但更多是雇用专业匠
人。”其实这点很好理解，就像化妆，我们
心中的模样，却未必能亲手在脸上呈现
出来。莱顿接着写道：“文化传统既能为
艺术家的创造力提供载体，又决定了他
所能采取的形式，舍此他既不能思考，也
不能表达自己。”

莱顿在书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约
鲁巴人（非洲尼日利亚民族）阿巴坦制作陶
器用于祭祀仪式，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
是通过观看母亲的工作学会了这门手艺，

她的母亲同样是以这
种方式从外婆那里得
到手艺。对此，莱顿
写道：“阿巴坦融合了
自己和母亲的风格，
在多方面受到一种文
化框架的制约，但她
的陶器仍很容易看出
她的个人风格。”这段
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
理，那就是我们常说
的“万变不离其宗”,只
要文化传统在，模仿
或传承或许真的不需
要借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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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纵目面具 商 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3D打印青铜神坛 图源/央视新闻


